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第一部分星光洒满寂寞公路（1）

 

头顶上有风吹过，寂寞星光笔直地坠落。像你的脸，似从今以后不再出现。

森可的吉普车停在无人经过的路边。我熟悉的深绿色，我坐惯的右边位置的车门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一块好大的漆，看起来丑陋极了，但因着他的性格，长久地注视，竟觉生出了美感。是和森可一样无法控制的放纵。

夕阳把光辉涂抹在公路上，像浓烈的油画。我坐在公路旁的护拦上，摇着腿。森可在路的那一端抽烟。他看起来有一点烦躁，又显得享受，好像在等待一个好东西。

过了一阵，远处开来一辆吉普，旧的，坐着一群男男女女。女孩子都涂着令人惊诧的眼影，裸露在空气中的肩膀，脖子上系着细细的颜色艳丽的带子，细细的腰肢摇摆在晚风中。车子在他们的欢呼和笑声中停在森可前面。一个染了发的女孩子率先跳下车，冲向森可。她烫过的头发在奔跑的速度里泛成波浪，涌向森可。她拦腰抱住他，森可转过来紧紧抱住她的肩膀。然后他们一群人开始尖叫。

我依然坐在被太阳照得发烫的护拦上。眼前的喧闹仿佛与我无关。我更像是在看一场闹剧。

空穴的来风吹过我的心，我问自己，你真的能这样淡然吗？过去那个什么都在乎的你到哪里去了呢？

是呀。过去那个暴烈的认真的我到哪里去了？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变得能够接受森可的各式各样的女友们。他们像一条鲜艳暧昧的河流，缠绵地流过我的眼前，像一场盛大的狂欢。而我就是那在黑暗之中注视着这一切的那一双眼睛。某些个疯狂的时刻，我突然感觉他们的恶心。而我更恶心的是自己，竟然无力打破这样的放纵。我总是贪恋摇曳的灯光下，紧紧贴着我的森可的体温。他修长的手指触摸着我的油画，他颓废的眼神像黑夜里的光，划破孤独的画布。将我打捞上来。

我从未想过，没有森可的夜晚，我要怎么度过。我的浓烈盛放的油画以后将由谁欣赏。因为不敢放手所以纵容他的一切。而他，就是这样一次次地考验我的耐心，展现他的花心。无数的圈中好友，无数的亲爱妹妹，他年轻的身体像腐朽的花期，被人遗忘般地铭记。

森可，你是如何一次次让我堕入这样的耻辱里面？砸你的车，扇你耳光，把你家里的墙壁涂满颜料……所有那些激烈的过去都已经过去。我已经决定不再过问你的一切。或许你也是这样想，会有人继续爱你。我可以自己上路。

在无数次的等待和愤怒之后，我终于学会自己安排未来。

森可，我并不懦弱。你别忘记。

我一跳，双脚着地，蹦了蹦，伸伸懒腰。夕阳的光斜斜地射进我的眼睛里，我微微地眯起眼睛看着一片模糊的光亮中看不见的太阳。看来，夏天真的要开始新的旅程了。它又要走了。我平静地朝那一群欢腾着的人走过去。那些莫名欢喜的脸，那些闷热的混杂暧昧与欲望的味道，显得盛大而腐败。森可在亲吻。亲吻一个艳丽无限的年轻女子。他的姿态，宛如在探索一个更加广阔而狂野的世界，他的罪恶的无耻的欲望，总是这样像火一般烧灼着他。

令人厌倦。

见我走来，那些旁观的年轻男女又愈加兴奋了起来。是要看我再发一次疯吗？他们总是怀有这样莫名其妙的心态。仿佛是在等待我的失态。像动物一样。

森可看到我。双手揽过我，对着那一群人说，光七，画家。他靠近我的身体散发着淡淡的烟味和无法抑制的欲望的气息。过去的许多时刻，我会被这样的味道迷惑得紧张而失去镇定，但在这时，我却只觉得厌倦。厌倦这样的暗示，厌倦这样的反复，厌倦这一切。

那群在夕阳里只能被称作动物的人发出了低低的呼声。而那个艳丽无限的年轻女子，正用一种挑衅的丝毫不惧怕的眼神看着我。我抬头看了看夕阳。它显得这样苍老而刺眼。我轻轻拿开森可的手。站到一边。

森可，我们走吧。那个女孩把手搭在他的肩上，说。

好。走吧。光七，你呢？森可搂着她的腰，转身朝吉普车走去，一群人跟了过去。他头也不回地说。

森可。我轻轻地说。

他继续走。

森可。我又说。

他停下来。

森可。

 

第一部分星光洒满寂寞公路（2）

 

他转过来，嘴角带着笑容，一种势在必得的笑容。或许他已经厌倦我的敏感，现在他终于可以把我摆脱。他终于耗尽了他的耐心，我们的爱情终于走到尽头。只要一个人放弃，就可以连再见都不要说。

他突然看到我的眼睛里来，认真地看我两秒钟。我突然说不出话，他的眼神透着光。

然后他转身，开着他破旧的吉普摇摇晃晃地走了。女孩们尖叫了起来。

他顺着夕阳的光线开进永远里，无声的，喧哗的。夕阳的光渐渐黯淡，像某种伤逝，一点一点地弥漫开，延伸到无限寂静的内心和未来里。

他模糊的渐渐消失的背影，像一种迟钝的痛，慢慢地去了。

天渐渐暗下来。我竟不知觉地在原地发呆。当我清醒过来，我才意识到森可是真的走了。他将不再穿着白衬衫系着松松的领带出现在学校门口，不再在深夜出现在那条冗长的过道的某个角落，不再在黑暗中亲吻我浓烈色彩的油画，不再拥抱我冰冷的身体，不再摩挲我的手，不再在我面前亲吻其他女孩。他的一切一切都将与我无关。我是否后悔呢。

时间至此，已是星光满天。

我顺着他的方向向前走。但我心里清清楚楚地知道，我们是如何如何也走不到一个方向的。所有的一切，都只是幻像。

身边突然停下一辆车，车里的人伏过身子，摇开车窗，问了一句，搭便车吗？

我边走边转过头看着他的眼睛，说，你看今夜星光洒满寂寞公路。

他开了车门，在黑暗中看着我。

我亦是看着他。看到他的眼睛里去。似是笑了。然后爬上车。

于是星光就真的笔直地坠落在这条伤心掩埋的寂寞公路上了。

 

第一部分关于冗长的走道及回忆（1）

 

曾经以为过的开花结果，最终走到了尽头。冗长走道，黑暗栀子，都兀自开放。

 

让我搭便车回城的是个年纪与我相仿的年轻人。沉默，却散发出一种淡定的气质。他开车送我到闹市区，便把我放在喧闹的大街。我朝他摆摆手，连谢谢也没有说。

他的车很快开走。我站在原地，突然不知道自己在哪里。

到处都是灯火，到处都是喧响。摇摇欲坠的灯光似乎能照亮整个天地。我站在路中间，迅疾的风从我的两侧呼啸而过，我的心像这沉沉夜色，灯火闪烁。我慢慢地走着，看着眼前流过的人群，各自谈笑各自风生。我的心突然空旷了下来，像荒芜的田野，只有呼啸的风的回响，显得孤独而不被接近。

我突然觉得头痛欲裂，冰凉的手贴在额头上，模模糊糊地想，还是回去画画吧。然后我似得到安慰般地走向前去。

站在冷风呼啸的站台等车，我冷得发抖，看着远处辉煌的灯火，突然想起下午已经与森可说再见了，心里突然无端地痛了起来。就缩着身子蹲在路旁。

安静的，片刻之后，发出动物一般低沉而婉转的声音。

原来，原来，我还是放弃了你。森可，我们说过的那些梦想呢？你说过要带我去新疆的，去看那里一片又一片的葵花田野，我画画，你开车。

曾经属于我和你的被承诺的天长地久现在还算数吗？我要到哪里去找一个愿意带我去新疆的人呢？我不自信除了你是否还有人愿意带着我去天涯。

寂寞公车摇摇晃晃地停下来，我慢慢地站起来。别丢人了，光七。我对自己说，你这样在车站哭来哭去，是想让森可回来找你吗？你就这么没出息吗，臭丫头！

拖着已经蹲麻的两只脚，磨磨蹭蹭地上了车。站在车门前，看到自己的身影在车门上显现出来，我轻骂了一声，臭丫头，少了那个人你就活不下去了吗？我用森可惯用的语气跟自己说话。他有点烦的时候就会大声地说，臭丫头，发什么疯啊。

还记得第一次见他是在上中学的时候，那是我中考报志愿的前一天，在学校领了表格回家时碰到他。他穿了校服站在学校门口，有些皱的衬衫上的扣子都扣得好好的，领口却开着，系着松松的领带，头发有点长，轻轻地把他深邃的眼睛遮住，却透出光芒。

他生得这般英俊。我轻轻地微笑了一下。

丫头，你过来。他说话了。

是说我吗？我心里想。

只见他朝我走过来。一把拿过我手里的表格，看了一眼表格，又看了一眼我。

光七？好。他说。然后把他自己的校卡递到我面前。

记住我，知道吗？丫头。他说，表情诡异却带着笑。

当时的我是仓惶逃走的吗？我已经忘了。只是记住森可，并一直记住了。

公车摇晃着到了站，我跳下车。我长长地吸了口气，朝黑暗的方向走去。

在这个城市里，我什么也没有。我只有一间潮湿的房子，里面放满了我的画。我只有靠画画来谋生。我很贫穷，但却充满了梦想。想到新疆去，听说那里有一片片的田野和葵花。在到达我的房子之前，要先经过一条冗长的漆黑的走道，走道前是一个不大的院子，种着花树。夏天的时候，月光薄薄地散下来，空气中就弥漫着清淡的香味。即使是在黑暗的走道里，也依然能够闻到这种气息，冗长的走道慢慢地延伸，如同将我的世界与人间隔离。不熟悉这里的人常常会迷失了方向，和安全感。我在这种黑暗中匍匐了十年，我熟悉它的每一个转角和它冰冷的温度。有时候我在这什么也看不见的黑暗中慢慢前进，闭上眼睛却仿佛看到一大片金灿灿的葵花。它们在风里摇摆，轻轻地摇摆成金色的波浪，将我淹没。

今晚月色悠悠，甚至铺洒进走道的一些角落。我站在稀薄的月光中，闻到夏末由浓渐淡的芳香，心里仿佛被打开一扇门，推开，里面也是一片月光满地，深深的黑暗之中紧紧拥抱在一起的年轻的身影。我的眼里突然充满了泪水。我抚摸过走道的墙壁，上面轻轻一碰便会坠落下的白色粉末，还有一个个深浅不一的小坑。我慢慢走进黑暗的走道，一路抚摸着墙上的痕迹。直到我摸到四个并排刻在一起的字，关于这个冗长走道的回忆终于不可抑制地冲到我面前。那是森可刻的“我爱光七”。

 

第一部分关于冗长的走道及回忆（2）

 

怎么这么黑？！该死的。光七你在哪里？森可低低地咒骂道，又伸手过来摸索我的手。

我在黑暗中安静地呼吸，轻轻地露出了微笑。我喜欢这里的气息，未知的，冷清的，它只属于我。我看着黑暗中微微闪亮的眼睛，那是森可的眼睛，透着光。走道里突然吹进一阵微风，我闻到淡淡的花香，有那么一刹那的失神。就在那一瞬间我被森可抓住了手，他紧紧抓住我的手，然后紧紧抱住我，他身上的味道那么淡，又那么接近，让我一下子说不出话。然后他把我轻轻靠在墙上，他的呼吸仿佛就在我身边，可是黑暗中我却看不到他的脸。我的心里很慌，我找不到他，却反反复复听见他在我耳边叫我的名字，他的声音无限缠绵，光七光七光七光七，声声不息。他用力地抱我，让我控制不住颤抖起来，他的怀抱像丰盛的温暖的海水，把我包围起来。我想推开他，却发现自己根本动不了。

寂静的黑暗里我清晰地听到他渐渐喧哗起的喘息声，我闭上眼睛却没有看到如海洋般广阔的葵花田，眼前有的只是一片黑暗，涌动的如同潮水的黑暗，突然一切仿佛显得混乱了起来，好像有未知的危险在四周潜伏。我忍不住叫出他的名字。

森可！

一切声响似乎又突然安静下来。

恩？他轻轻地模糊地应。

我怕。我颤抖着声音回答。

他轻轻放开了我，然后说，我们去看看你的画吧。

忐忑的脚步渐行渐远。黑暗又恢复了它的寂静。

那是我第一次带森可来的情景。那是我中考结束后的盛夏的一个夜晚，那天月光皎洁，花香浓郁，他抓着我的手走进月光满地的院子，再慢慢被走道的黑暗所淹没，当我们身处在没有尽头的黑暗之中，我突然觉得轻松，摆脱了之前在他身边的紧张，便轻轻放开他的手，走到前面去。

 

第一部分画中自有天地（1）

 

回忆和梦想都是空城，只有我孤单守望。这般坚定会不会有天变成雕像，万人敬仰。

我爱画画。它仿佛是我毕生的事业。

我不知道我从什么时候开始画，也不知道会画到什么时候。我就是这样持续地画着，像一个隽永的姿态，一个不变的动作，提起笔，全神贯注紧盯着画布，慢慢地把颜色涂抹上去，一次又一次地摩挲着它。有时候我抱着它们就突然流下了眼泪，灼热的眼泪把我冰冷的手指温暖，它们一点一点地落在我的手掌里，渗入那些破碎的掌纹里，消失不见。

每一个夜晚，我都在我的房子里孤独地画着。深蓝的像丝绒的天空静悄悄，荒芜的山头盘旋过一只鹰，寂静的枝桠洒满月光，耀眼的阳光里飘落下一片翠绿的叶，璀璨的灯火里伤情哭泣的女子，凌晨的路边飞起来的枯黄树叶，冗长的走道里亲吻的身影，某个英俊少年狡黠的笑容，寂寞得掉了灰的半根烟……我在把这一切都画下来，把它们都记下来。画，是我与这个世界唯一的交流方式。我把我所看到的这个世界的荣耀和伤口都用鲜艳的颜色混合起来，它们是我唯一的财富。它们是我唯一的谋生工具。东水路上的一家画廊，老板是个年轻的女孩，我给她送去的每幅画她都很喜欢，把它们挂在店里，还把它们介绍给一些杂志做插图。我就是这样用我的画换回我的生活，不至于太窘迫的生活，甚至还能有所剩余，我一直在梦想着能有一天到新疆去，去看像大海一样的没有尽头的葵花田野。那些生生不息的葵花，充满了希望。

我不记得我的童年，许多年来，我能一直记住的就是黑暗中灿烂涌动的葵花田，见到它，那仿佛是我的最终目标，它在引导着我一直一直走下去。

初中毕业后，我上了一所技校，学的是画画的专业。 报志愿的时候我根本静不下心来，眼前反反复复地闪现着森可的脸。最后我颤抖着写下他的学校的名字。那天夜里，我抚摸着画布上炽热的金色花朵，闭着眼睛慢慢想。我的葵花呀，我要爱上一个陌生人了。他长得好英俊呀，他不像一个好孩子，他会对我好吗？他会带我去看你们吗？请你们一定要等我呀，等我和他一起去看你们。

月光像夜的诗人，把满心的情怀寂静地洒满窗台。我抱着我的葵花，慢慢睡着了。

从初夏一直到盛夏，只是一段很短的时间，却让花朵开满枝头，香气弥漫大地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没有再遇见森可。某个时候看着空荡荡的学校门口，我问自己，光七，你后悔自己的选择吗？

我摇摇头。不后悔。念了高中又代表什么呢？只要能和我的画在一起，什么都没有关系。我已经能够养活自己，我在一点一点地攒钱，早一些开始全职的画画生涯，或许对我更有帮助。我厌倦学校里的学习，我不觉得它们能给我带来什么。看着它们的时候，我感知不到这个世界，只有画画才能让我知晓生活的艰辛，亦是有甜美在其中。只是那个英俊的男孩还会不会再出现呢？

盛夏刚到的时候，我的画突然倍受关注起来。杂志社寄来的钱是过去的两倍，还请我长期帮他们做插图。捏着一张数额不小的汇款单，我顺道去学校拿录取通知书。班上的人个个都穿得花枝招展，拿到通知单就簇拥着要去聚会。我无心关注他们，一手拿着一张薄薄的纸慢慢地穿过喧闹的人群，走在通向校门的下坡路上。我半眯着眼看着雨后很快就明亮起来的天空，樟树的树叶绿得闪光，一些落下的树叶粘在湿漉漉的路上，像小小的尸体。我的手紧紧握着手中的薄纸，同样的厚度，于我却是完全不同的意义。

真可笑呀。我低着头看自己的步伐，一步两步，朝前走，自顾自地笑着。我就是这样笑着笑着看到了隔着铁栏在校门外往里盯着我看的森可。我有一瞬间思想停止，这是我第二次见他。我一下停了下来，嘴边的笑也收了起来。那是他吗？校服的白衬衫，松垮垮的领带，他很瘦，眼睛里闪着光。

我终于又看见他了。这个，我想要爱上的，陌生人。我慢慢地走出校门，我没有主动走到他面前。我在想，我为什么要走到他面前呢？或许他不爱我。我对他一无所知。他的一切我不得而知，他的气味我不熟悉。我不知道自己该用什么样的身份来面对他。那现在该去哪儿呢？我两手各捏着一张纸站在阳光流泻的街头，看着街对面摇晃着的树叶，它绿得闪亮。微微凉的风吹过来，我的头发把我的脸遮住。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森可就是这时候冲过来紧抓着我的手腕就跑的。

他跑起来样子真英俊，像一匹年轻的马。他跑得那样快，灵活地穿过一条条街，一个个胡同，一个个巷口，一个个被太阳照昏头的人。他跑得那样快，左闪右躲，却不会让我撞到旁人。他跑得那样快，我的头发被风吹起来，身体轻得像要飞起来。

盛夏的时候，阳光流泻，他的飞奔，像要带我去流浪。我闭上眼睛，又看见无尽的葵花像海浪般翻滚而来，充满希望。时而他转过头看我一下，露出洁白的牙齿，眼神里光影憧憧，上下晃动，像喜光的植物般让人欢喜。他很英俊，我想，我会很爱他。于是我不自觉地露出笑容，之前所有对他的不肯定和犹豫都在奔跑中被我丢在身后，甚至是理智和尊严。

 

第一部分画中自有天地（2）

 

在长长的一段狂奔之后，他终于在日光暴晒的一堵石墙前停下。他停下大口地喘气，领带松得就快要掉下来，眼神里却带着笑。我看了看前后，是没有人经过的胡同。我张开口吸气，觉得肺里干得要停止工作了。我蹲下来，把捏在手里的汇款单和通知单折好放进口袋里。阳光刺眼，我知道森可站在旁边看着我，我却不看他。

丫头。他叫我。

你不知道我的名字吗？我抬头看他。我的头发轻轻的扫着我的脖子，还有我起伏的锁骨。

我知道。光七。初三学生。他说。

我低下头，轻轻地说，你只知道这一些。

你是不是怪我没有天天来看你？他带着笑意说。

我看着我的手指，长长的手指顶端那儿沾了颜料，是昨天画画时候留下的。

是不是？他追问到。

我把手放在阳光下慢慢地看，然后看着他漂亮的眼睛，说，我，可以吗？

嘿嘿。他笑了一下。你是不是每天都是步行来学校？最大的特长是画画。一个人独居，大部分的画都放在东水路上的画廊，平常吃素。

我吃惊地看着他，他对我的了解并不少。我的手终于因为我的吃惊而空闲了下来。

你，跟踪我？

不是。是保护你。他摊摊手说。没办法，你知道你走在路上有多亮眼吗？我不能让别的男人把你抢走。说着他突然露出孩子般得意的笑容。

我觉得你有点胡说。我们才见第二面。我转过身去，心里被一种不知如何形容的情绪。他，刚才是说什么？

阳光热烈，晒得人头昏眼花。就在我昏昏沉沉的一瞬间，他从后面冲了上来，紧贴着我的身体，他的英俊的脸轻柔地贴在我的头发上，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，他修长的略显粗糙的手紧紧扣住我的腰。他的头像个孩子般摇动了两下便轻轻地靠在我的肩膀上。

光七。光七。

恩？我伸手想拿开他的手，却被他按住。

光七。我喜欢你。

光七。我喜欢你。

我的脑子像炸开一样，迷迷糊糊。

光七，我们交往吧。他说。

盛夏的时候，寂静的胡同里，阳光流泻。

我突然从梦中惊醒。黑暗中，月光又照在窗台，我的画安安静静。我伸手摸到自己满脸的泪水。整个晚上，我反反复复地梦到过去和森可在一起的情景。

想到他，我的心里突然有了一种说不出的窒息的感觉。我把脸埋在冰凉的手掌之中，流出了炽热的眼泪。

天，也就这样慢慢地开了。

 

第一部分期待究竟能带来什么（1）

 

相见让命运充满未知变数，念想却让我们的爱渐渐腐烂。

和森可分手后，我的生活突然变得冷清且空闲起来。过去他总是喜欢开着车在田野间穿梭，直到星光满天，无尽的田野被阳光镀上薄薄的金色，在某一刻充满希望。有时候我们会坐在长满荒草的田野里整整一个下午。在蓝得几乎要变成绿色的天空里偶尔会斜斜地飞过一只大鸟，天边闲散地飘着几朵云。有时候我会坐在那里安静地看一本书，或者画素描，时间很缓慢，我爱的男人在我身边，我觉得很幸福。森可对车很感兴趣，有时候他会带上一桶油漆，一个下午在煦暖的阳光中缓慢而充满热情地涂抹着他的吉普。他的宽大而旧的牛仔裤上留有他随手蹭上去的油漆，鲜艳的颜色重叠在一起，像混乱的幻觉，远远看，像是充满活力的迷彩。他喜欢各种鲜艳热烈的颜色，有时候纯粹，有时候混合，那些被混合的油漆，浓重地依附在他的车上，像一张表情诡异的脸，华丽丰盛，久久凝视便会生出冷清和寥落。

属于我们的田野中的午后，时间偷懒睡个午觉，我们友好和谐的相处。我不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，有时会放下书久久地看着他，他挺拔的背影，他自得其乐的神情，他上下挥动的手臂，他随意却恰如其分的穿着，都让我着迷。夜晚快要降临的时候，他便会坐在车里悠闲地抽一根烟，沉静地看着不远处的我，看着烟雾缭绕升起，消亡的灰烬一点一点下坠。星光缀满天空的时候，我们奔驰在无人的马路上，冰凉的风抚摸我们的脸，他微微眯着眼将烟灰抖落在飞驰而过的路上，烟雾袅袅。我轻轻唱起歌，简单的旋律，简单的几个句子，却让我拥有满心的愉悦。我们带着星光和歌声行驶进前方的黑暗中，他的手抚摸着我的头发，他朝我微笑，好像要带我去流浪。那时我常在想，我们会一起去新疆吗？会去看那里的葵花吗？

森可的深夜永远不属于我。他只会送我回家，在洒满月色的院子门前，对我说再见，早点睡。起床后给我电话。然后在车里低头亲吻我。他闭上眼睛的时候长长的睫毛安静地并排一起，他的神情总是很认真，吓得我一下子闭了眼睛，不敢胡思乱想。在月色里我看着他开车摇摇晃晃地远去。关于他的深夜，与我无关。他不说起，我也不问。我对那些不感兴趣。我以为我一直都会不感兴趣，或许这样我们能够更长久。可是我无法说服自己对他放心，我不想失去他，我不想看到他和其他女人一起。他对于女人的喜爱如同他对于鲜艳色彩的热衷。某些个夜晚，我独自一人在房子里给画布上色，看着那些粘稠的颜料，像我的孤独的爱，仿佛被掩盖住脆弱的真相，我却一点都不晓得。我的眼泪便悄悄地往下掉。那些无声的眼泪在冷清的房间里挥发，留下心酸的味道，隔夜未去。

夏末的天气有一些无常。刚才下过雨，外面的空气带着冷的温度，我想我需要出去走走。刚下过雨的街道上湿漉漉的，街边的大树下落满早早便坠落的小小的黄色叶子，很乖巧很安静地密密麻麻地躺在一起，没有悲喜的样子。短暂停留在枝头的雨水会忽然没征兆地啪嗒一声落在我的脑袋上，头一歪，就慢慢地顺着头发流到额头上。我抬头看了看攀缘在半空中的湿润的树枝，突然想起了森可，心就一下子酸楚起来，充满了雨水一般的湿润与伤感。

光七，你失恋了。我对自己说。我张口大吸了一口气，再吐出去，清凉的雨后的气息，身体却轻轻地颤动。我慢慢地在那些小树叶旁蹲下，我看着它们。它们像一双双天真的眼睛，看着我，看着我，用它们没有悲喜的眼神看着我，我也盯着它们，眼睛酸了也不眨眼。过了一会儿，我自己嘻嘻地笑了，眼泪也就这样流下了。这些天，我的眼泪像反复无常的雨期，慢慢地没有尽头地流淌。总是会看到一些事物，就想起过去的一些场景，某个习惯动作就让我掉进越滚越大的回忆的漩涡。它们在不断地提醒我，我已经失去了他，在茫茫人海中。那些回忆像一群群戴着面具的可恶角色，轻松自在地在我面前走过，嘲笑我的失败。

光七，你有多伟大，你有多潇洒，你以为你可以离开他吗？你以为你可以不再见他吗？我真傻，我也以为我可以。可是我的眼泪总是一次次地摧毁我的决心。

我站起来，烟灰色的裙子都皱了。这是森可送给我的唯一的礼物。因为常穿，又曾用力地搓洗，它变得薄而略带惨白的颜色。胸口和右腿的部分沾了些颜料，是在画葵花的时候沾上的。那一次，我在床紧靠着的墙上画葵花，我把那一面墙都画满了葵花，就像我每每闭上眼睛看到的葵花的波浪一样。我站在床上，认真地慢慢地将那些纯净的金色涂抹上去，仿佛在风中摇摆着，多么有生气。森可无声地站在后面伸手抱我，却吓得我叫出声。他不说话，只是轻轻地亲吻我的头发。我动不也敢动，傻傻地举着画盘和画笔，窗外好像有风灌进来，我闻到他身上混杂的烟酒气味，我赤裸的双脚冰冰凉。

 

第一部分期待究竟能带来什么（2）

 

小姐。我转过头去，看到一张熟悉的脸。

你好，你是？我问他。

他微笑着看着我。很高的身材，眼神冷静而深邃，手指洁净。

我们是不是见过？我觉得他的眼神很熟悉，却一下想不起来。

慢慢想。我们一起走走？他的微笑好迷人。斯文而优雅。

我们走过头顶雨水的青草地，公园里人不多，偶尔会听到远处小孩子欢快的叫闹声。

你。我抬头看身边安静的他。

啊，你是，你是那天送我回市区的那个！我终于想起他了，那天寂寞公路上是他开了车门问我要不要搭便车的。他的侧脸像那个夜里一样，淡定而自然。

他一下子开心地笑了，你终于想起来了。

真没想到还能碰见你。那天真是谢谢你。

见到你我很开心。那天你的样子确实让人担心。他温和地说。

谢谢你的关心。恩，请问怎么称呼你？

修氏。

我是光七。我们坐在公园里的长椅上。他优雅地侃侃而谈。我看着他，却想起了森可。他与修氏不同，他永远不会这么优雅。他的头发总是凌乱的，黑色衬衫常常掉了扣子，身上是烟酒混杂的味道，他的手指粗糙发黄，说话的口气非常霸道。不喜欢交谈，总是对女人保留热情，他喜欢身体接触，做的最多的是开车，抽烟和亲吻。

光七，你喜欢做什么？修氏问。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总会闪着知性的光芒，眼神会专注地看着对方。

画画。我回过神来，眼前的这个人与森可太不同，而我，也不是一个贵族的公主。我只是一个靠画画谋生，神情寥落的窘迫女子。而这样的我坐在他身边，我感觉到自己的卑微。

他不说话，却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。他知道我有话要说吗？

我握紧了自己的手，看着远处模糊的街道，说，我想去新疆，那里有陌生的语言，像神的旨意，我想去那儿看葵花。它是我唯一的梦想。

是的，我想去新疆。想去看葵花。森可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。那是一个月光流泻的夜晚。我在画插图。森可突然来了。他醉了，趴在门上叫我的名字。帮他洗了脸后，我泡了一杯清香浓浓的茶，蜷缩的茶叶在热水里慢慢地打开了，散发出清淡却浓郁的香，整个房间都是。他躺在我的床上，一句话都不说，好像是睡着了。我看着他，闭上眼睛沉睡的样子显得很安静，不像平时的暴戾。他的头发长长地贴在额头上，微微地遮住眼睛。我看着他，满心的幸福感觉。我慢慢地跟他说，森可，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？你一定不知道吧。那我就告诉你好了，我想去新疆，想去看葵花。你知道葵花长成海洋一样的时候有多美吗？不知道吧，那就陪我去吧。

想起那时曾以为会有的梦想和天荒地老，我惨淡地笑了一下，他到底是不能陪我看葵花啊。眼泪让视线模糊起来。我失意地把脸埋在手心里。原来一切都是空白。

光七。他叫我。

我惊慌失措地抬头看他。他的微笑好淡，他沉默。也不追问我这般反复的原因。

光七，能送一张画给我吗？他温柔地说。

当然可以了。我用手抹了抹眼睛，搓了搓脸，让自己的精神好一些。

光七。修氏看着我，却不说什么。

微凉的风吹过去了，贪玩的孩子奔跑过去了，孤独的云飘过去了，时间也不离不弃全心全意地向前推移了。

华灯初上的夜晚，凉风习习。我一个人漫步回家。前方的黑暗中透露着些许模糊的光亮。我不经意抬头，却看见森可的脸，他傲慢的沉溺于欲望的脸。我闭上眼睛，只看见酸楚，像午夜冰冷的海水，没有葵花了，没有希望了。眼前像电影一样闪现过那些让人心碎的画面。森可的生活中不被我知晓的部分像打开的画报一样展现在我面前时，我才发现，我一点都不了解他。不了解他对烟酒和女人的热情，不了解他暴戾的个性，他总是有那么多的妹妹，他总是用他的拥抱和亲吻安慰她们。当我的忍让到达限度，我们就争吵，我扇他耳光，他就一个人坐在黑暗中。他甚至不屑和我争吵。每一次的战斗，是的，我和他之间的争吵就像战斗，战斗的结果就是妥协。有时候我哭，他便过来抱我，对我说，光七你要相信我爱你，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。然后我流着眼泪不停地点头。我不想失去他。有时候他也受够了我的吵闹，一个人沉闷地抽烟，我坐得远远的，看着他眼里忽明忽灭的光，想起我的梦想，我说过要带他去看葵花的。于是我选择等待，选择妥协，我轻轻地靠在他背上，我的期待像一条河流，深深地流淌着。他摁灭烟头，把我推到墙上粗暴地吻我，喘着气恶狠狠地对我说，光七你这个疯丫头要是再这样我就甩了你！

每一次战斗，每一次和好，每一次等待，每一次愤怒。如果爱是一种期待，如果梦想可以期待，那么我想，我已经期待过了。可是每一次的期待都是失望。他不曾改变，他不曾想过为我而改变。他有他的生活方式，他有他的世界，那是我无法了解也无法改变的。要如何相信呢，谁能够相信爱，如何相信永远呢？这样的话他是不是曾说给无数个光七听呢？

晚风徐徐，我的心情却是湿润。不知不觉走到森可最常去的酒吧。他的吉普停在门前的树旁。熟悉的深绿色，不过在车尾涂抹上了火焰一般耀眼的颜色，可是它的伤疤还在，那块苟且存活在右边车门上的伤疤，它掉了漆，看上去奇丑无比。我看着它，用手轻轻地抚摸它，它粗糙的锈迹斑斑的表面，它像在嘲笑我，仿佛对我说，光七，现在这个位置已经不是你的了。有无数的人都等着坐上去，而你，再无机会。

我的眼泪总是这样无声地流下。像耻辱的伤口。却无法停止。

这就如同我的梦想，和期待。

 

第二部分只有梦想生生不息（1）

 

我闭上眼睛，只看到充满希望的葵花田长成了海洋，如波浪般向我涌来。生生不息。

 

下午与修氏约在咖啡馆。

光七，你知道你有一种非常淡却又耀眼的气质吗？修氏说。

我诧异地看着他。

他微笑着，不说话。

我给你带了画。我从身后拿出一幅画，卷着，用灰色的丝带扎着。

是吗？谢谢你。他笑着接过。然后缓慢地打开，带着赞许的目光。我在阳光渐渐变淡的夏末午后看着他这一连串的动作。想着他是如此珍惜我的画。可是森可永远不会。他永远无法对我的画产生任何兴趣。他只是把它当作我谋生的工具，当作闲来无事的消遣，他永远无法理解画画对于我的意义，就如同他无法理解我的梦想。

他认真地看着画。上面画的是葵花田。浓烈的璀璨的色彩四处流溢，像希望。

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拿他与森可比较。我和森可已经结束。而这一切也全然与他无关。

光七。他抬头看我。

喜欢吗？这是我最喜欢的花。

恩。非常喜欢。谢谢你。

不用。我朝他微笑。

光七。你的梦想是去新疆看葵花，对吗？他轻声问。

是的。我看见午后的阳光轻轻地流泻在他洁净的手指上，他那薄薄的近乎透明的皮肤上延伸着无数细细的纹痕。

光七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新疆吗？他说。

我又一次惊诧地看他。他的表情认真而庄重。

你愿意吗？

你是说，去新疆？我问。

是的。新疆。可以去看葵花。你可以画像海洋一样的葵花。

可是，你不觉得太突然了吗？这是我们第三次见面。

光七。他轻轻地笑了。有些事情与时间无关。

为什么是我呢？这个城市里有许许多多的女孩，她们比我更美丽，比我更天真，比我更富有。我什么都没有。我很贫穷。因为紧张，我的语调变得快速。

因为我信任你。

我沉默地看着他。他的眼神平和安静。我能够感觉到窗台的阳光正慢慢地流泻进来，慵懒地躺倒在方格子的桌布上。我的梦想，我的去新疆的梦想就在眼前。我看着眼前的修氏。在即将触摸到梦想的这一刻恍惚中，我却突然想起了某个盛夏的时候，阳光流泻，另一个男人漂亮的闪着光的眼睛，他在轻轻地笑着。我闭上眼睛，看到没有尽头的葵花田野，它们的希望在风中摇摆着，光芒却仿佛一下子在阳光中熄灭。

于是我的心里就这样被沉默的无法叙说的失望充满了。

可以考虑吗？明天早上我在机场等你。如果你来，我们就一起去新疆，如果你没有来，那也没有关系。我祝你幸福。

步行回家。皎洁透明的月色像清澈的河水，沉静地流淌。院子的门虚掩着，推门进去就看见一地的月光和纷繁的花瓣。院子里的花树在盛夏的时候开了很多很多花，气味甜美浓郁。现在花期已过，它们便纷纷扬扬地落下，落成一地的期待，来年再长出芬芳。我慢慢地走进冗长的走道。黑暗中我闭着眼睛，右手一路抚摸着墙壁。坎坷凹凸，像人生的旅程。这寂静的时刻，时间仿佛停止，我在纪念，曾有过的那些回忆。结束无可回避，我知道。所以才要好好纪念。突然一双手紧紧地捕捉了我的手臂，然后我熟悉的气息拥抱我。

森可。我叫他的名字。

是你吗？是你吗？森可？

他不说话，只是紧紧地抱着我，把我摁在墙上用力地吻我。他的嘴唇和脸冷得像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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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沉默和用力让我喘不过气，我慢慢闭上眼睛。黑暗中闪现过我们相处的每一个瞬间，从第一次见面时在校门口沉默的凝视，到第二次在寂静胡同里简单的告白，从第一次在这走道里的拥抱，到激烈争吵后温存的亲吻，从安静的午后田野，到洒满星光的延伸的公路……原来是有过这么多相处的时刻，我的眼里充满了眼泪。

他终于肯停下了。我听见他的疲惫的恳切的声音。

光七。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。让我们重新开始，我不想没有你。

我的眼泪流下来。我看着他，我看不见他，他的漂亮的眼睛里这时候只有黯淡的光，它照不亮我的心。他又吻我。我闭上眼睛，却没有看见闪亮金色的灿烂葵花像希望一般在风中舞动着，我只看到没有光明的绝望和内心的酸楚像冰冷的海水迅速地涌上岸，把我淹没。我想起修氏的话，光七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新疆吗？你愿意吗？

他的用力让我痛得颤抖。他满身酒气，看来是醉得一塌糊涂。我冰冷的手指贴着墙壁，痉挛。突然我摸到了四个并排刻在一起的字，“我爱光七”，是那四个熟悉的字，可是眼前的人却不是我熟悉的森可。但即使是我熟悉的他，也无法带来最初的梦想和最后的期待。我感到失望。

我咬了他一口，用力推开他。

你干什么？他停下他疯狂的动作，暂停了一会儿，有些恼怒地问。

我想去新疆，想去看葵花。我喘着气轻声说。

他沉默了一下，大声喊到，你要跟那个男人去新疆吗？！光七！

我在黑暗中瞪大眼睛，你跟踪我？

我才没有跟踪你。我只是要来跟你道歉。我想和你重新开始。哼，真可笑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勾搭上一个有钱人了。他不就是比我有钱，能让你去新疆吗？你就那么下贱吗？！他的声音暴戾而巨大，他对我的误会让我对他彻底失望。黑暗震动着，我们对彼此的留念和爱，都在轰隆坍塌。

森可！我是很想去新疆。但这与钱无关。这跟那个男人无关。

沉默。沉默像黑暗一样让人害怕和迷惑。

终于我听见他说，那我们重新开始，好吗？光七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。他的声音没有往常的霸道暴戾，像一只收紧羽毛的鸟。

森可。重新开始又能怎么样呢！我说，过去的每一次重新开始，你都信誓旦旦，可是结果呢。还是要争吵，还是这样没完没了地纠缠。

他打断我的话，冲到我面前，喊道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还是在一起啊。我们在一起！他满嘴酒气。

森可，你醉了。我推开他，说。

我没有，我没有醉。光七，你还爱我吧。说你爱我。他突然变得像孩子一样任性。

森可，我们的问题在于……他又打断我的话。

我不要听，不要听什么问题。我们没问题，我，我只要你说你还爱我。他醉得不轻，在黑暗中反复地走来走去。

好，森可，我爱你。可是我们之间的问题不是爱就可以解决的！

没问题。只要你还爱我，就可以了。我们重新开始吧，光七。他说。

不行。森可。我爱你，可是问题的关键是你不可能为我放弃你的生活，我也不可能永远等着你改变。

什么放弃，改变什么？为什么要改变？只要我们在一起，什么都好了。醉醺醺的他根本弄不清事情的本质。看来在这场爱情中，我们俩谁也没有好过，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未来，都没有想过我们的未来。

我的梦想并不是和你在一起。我爱你，但是我无法放弃我的梦想。我转身，背对着他说。

那，那你说，你，你到底有什么梦想？他问。

我想去新疆。我想去看葵花。我一字一句，坚定地说。

你就是想去新疆！你就是想跟那个有钱人一起！你说的那些，那些什么放不放弃，改变什么的统统是废话！你就是想离开我，好和那个男人一起去新疆！他一听我说要去新疆，就酒醒了一半，又叫嚣起来。

我就是想去新疆！就算我们在一起，你也永远无法带我去新疆的，对吧？你说，你可以吗？森可，你做不到。你太爱你自己，你根本没有想过要为我做些什么，更没有想过要为我放弃什么！我无法忍受他对我无端的指责，也大声地质问他。你说，你能够吗？

黑暗中，我仍然能感觉到他锐利的紧盯着我的目光。凶狠的，质疑的，愤怒的。

终于，他用尽全身的力气，冲我大声吼道，光七！我算是彻底看透你了。你要去哪儿去哪儿吧，从今以后我不认识你，随便你想怎么样。我，森可要是再回来找你就不是人！他像一头猛烈的兽，愤怒地叫嚣着，走了两步，又转过来，大声叫道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你，你真让我恶心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像失重的人，不知道做什么，不知道说什么。

他摇摇晃晃地走出冗长的走道，站在落满花瓣的月色中。他的背影挺拔而英俊，他就是这样承载着我所有的爱和期待。他就是这样站立在我的记忆里，从今往后无可取代。而我满满的孤独的甜美的青春里只有他的影子。他沉默地持久地站在那里，我问我自己，你真的就这样放弃他吗？

森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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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七。他的情绪似乎平静了不少。

森可。请你听我解释。去新疆是我的梦想，我无法放弃它。

光七。我知道我都知道。你不要再说了。他的语调变得沉稳而平静。

光七，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情景。那时候的你是那么单纯而可爱。

光七，这几天我一直在等你来找我。可是你一直没有来，我这才发现我有多爱你。

光七，因为很爱你，所以今天我放下自尊来找你了。因为很爱你，所以我宁愿放弃一个等了我十年的女孩。她也曾经和你一样单纯可爱。她等了我十年，为了我她甚至放弃她的清纯，她以为这是爱我的方式。

森可的声音是从未有过的真挚和伤感。

光七，她为我付出的这么多，我很感动。可是因为你，我还是放弃了她。她用她的方式爱我，我用我的方式爱你。我以为把你留在身边就是爱你。

光七，我真的非常爱你。

月光沉默地在枝头摇晃，我看见我亲爱的森可站在那里，模糊的，被忧郁阻挡住。

森可，我一直想要告诉你，我一直都是爱你的。从看见你的那一刻起。

光七，你说爱能带来什么呢？我一直在等着你说永远和我在一起。我以为我的爱可以带来一辈子的陪伴。可是你无法停下，不是吗？

森可，我爱你。可是我无法为你而停留。也无法为任何人停留。

光七，你真的执意要走吗？

月光清冷而寂静地洒落在他的肩头。他的身影第一次看起来显得孤独，而充满了期待。或许他也在等待着我给他一个拥抱，告诉他我永远留在他身边。

可是我可以吗？我可以这样放弃我的梦想吗？

或许我的放弃可以挽回他的爱，他温存的亲吻，和坚实的怀抱。

可是我可以吗？这就是我要的生活和未来吗？

森可。

终于，我说。

对不起。

他的身影在那一瞬间颤抖了，然后变得倾斜。他沉默地继续站在月光中，微微抬起头，然后坚决地向前走。

终于，他消失在那一片隽永的沉默的月色和时光中。亦是永远地消失了。

我听到他把院子的门用力甩上的声音，突然意识到他再不会出现。这一次是真的真的再也不会出现了。这个我爱的少年，英俊的他，霸道的他，暴戾的他，沉默的他，都将与我无关。骄傲的他放下他的自尊来爱我，却被我伤害。我知道我已经永远把他放弃，也已经永远地失去他的爱。

他的愤怒终于让我意识到他是爱我的，他的质疑终于让我意识到我是无法停留的。不能停留在他身边，哪儿都不能停留。他的离去终于让我意识到我心里的失望有多汹涌。

他的寥落的孤独的背影永远地留在我心中，那是我从未见到过的他的样子。我从未想过了解他，也不知道要如何爱他。而他，亦是如此呀。

而我们，相亲相爱的我们，就是这样任性地，固执地，不留后路地，把彼此错过。

我缓慢地靠墙滑下，跌坐在地上，我的期待终于落了空。这时候，连眼泪也变得不被理解和空洞。我望着走道外安静地流泻着的月光，一下子丧失了语言和声响。寂静之中，我好像听到了风吹动叶子的声音，我回头一看，是盛夏的时候，阳光流泻，风把葵花吹得摇摆起来的声音。那些葵花，顶着金色花盘，眉目里充满希望，把梦想和未来幸福地摇晃着，生生不息。

我的眼泪流下来了。我想要去新疆。

森可，我真的想去。我想看葵花，我想成为葵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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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午8点，阳光耀眼。我收拾好我的行李，将这里的一切都托付给画廊的姐姐，坐进出租车里。

师傅，麻烦您去机场。

我坐在后面，看到前面镜子里自己的脸，苍白，憔悴的，眼睛里却闪着光。这光，把心照亮，让一切都耀眼且不一样。

机场里人不多，阳光透过巨大的落地玻璃安静地流泻在安静的地面。我终于找到了淡定地坐在那里的修氏。我走到他面前。

修氏。我是光七。

他抬头，眼里马上浮上笑意。

光七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新疆了？他激动地站起来。

修氏，我确实非常想去新疆，也很感谢你能这样帮助我。可是我不能去。我想靠自己的力量，去新疆，去看葵花。它是梦想，所以意义不同。我沉静地看着他。

他认真地看着我，似是看到我的眼睛里去。然后微笑了。

我就知道你不会这样答应我。没关系。我真心希望能在新疆再看到你。

修氏，谢谢你。我踮起脚拥抱他。我会更努力，相信我，一定会有那么一天，请你相信我。

恩。我会的。你的画，我非常喜欢，会永远珍藏。修氏漆黑的瞳孔里盛满了阳光。

我向他告别，然后走出机场，扎身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。

4个小时之后，我坐上了前往另一个城市的火车。车上人不算很多，我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浓情的阳光安静地照着我的脸，我随着列车轻轻摇晃。火车快速地奔跑着，穿过一片片田野。我注视着它们，想起曾经有过那些个下午，我和森可在田野里的陪伴和亲吻。

我爱的少年森可，如果我没有这梦想，或许我会一直一直留在他身边。可是我的葵花在等我。我无法放弃它们。或许有一天我会回来，或许不会。不论我在哪里，我唯一的爱人，森可，无论如何都请你相信我爱你。

只是，我们该告别了。为了梦想，我跋涉在我的路途之中，无法停留。

我的脸紧贴着温热的车窗玻璃，暮色渐渐降临，我的最初的最后的梦想正踏上新的旅程。列车带我前往到一个葵花遍地盛放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在那里，葵花生生不息。它们是金色灿烂的，在风里摇摆得像大海里波光粼粼的潮水，能把希望和未来带来。你说那该有多美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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